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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里逃生

    在皖南山区，有一个幽深的山谷。这山谷有足球场那么大，

四面是陡峭的石壁，只有一个狭窄的谷口和外界相通，实在是

一个狩猎的好处所。山谷里不长树木，到处是马齿览草。这种

草非常鲜嫩，而且含有微甜的白色乳汁，对野兔来说是绝美的

佳肴了。这天夜半时分，一对红狐悄没声息地来到这里。它们

就是来捕捉野兔的。对狐来说，野兔可算是绝美的佳肴了。

    这一对红狐是捕猎的老搭档，配合得很默契。雌狐在谷口

把守，公狐则沿着山崖的阴影向谷地深处走去。狐和猫一样，脚

底有一块富有弹性的肉垫子，走起路来毫无声息。

    狐很喜欢这种星光下的谷地。它们喜欢这种迷离神秘的环

境并非因为什么诗情画意，只是因为它们在这种环境里能够施

展长处，易于成功。它们喜欢窥视，潜伏，来无踪去无影。

    山谷里正有一小群野兔子在觅食。马齿览实在太可口了，而

且它们认为这么辽阔的草地是一种安全的保障。它们奔跑的速

度在平地上可以充分发挥，狼和狐都不是它们的对手。它们常

来这个山谷就餐，知道什么地方有人类布置的机关，什么地方

有需要跃过的坑注。



    公狐沿着崖根走了一圈，山谷里的情况已了然于胸。那些

人类布置的机关还在老地方。公狐回到谷口，和母狐触了一下

鼻子，告知情况正常。

    这时就轮到公狐把守谷口了。母狐径直向山谷中间的兔群

奔去，一点儿也不掩饰奔跑弄出的声响，甚至还嘶叫了一声。狐
知道在这种辽阔的地方是无法向警觉善跑的免子袭击成功的。

    野兔们撤腿就跑，直向谷口冲去。母狐认定了一只肥胖的

母免，紧盯不舍，不断发出一种嘶叫。那头母免知道自己被盯

上了，拼命摇晃着短尾巴，不断急骤地转弯。这么一来，它就

和免群逃逸的方向不相一致了。它明知狐追不上，可还是这么

做。这就是兔子的弱点:过分的谨慎和胆怯。

    免群蜂拥着冲出山谷口，没有遭到拦截。公狐是故意放跑

创}丁的。两头狐吃一只野免已经绰绰有余了。狐是很有心计的
动物。它们要慢慢地享用这些可口美味。

    公狐听到了母狐发出的信号，一闪身拦在谷口，冲着奔过

来的兔子大叫了一声。母免急忙转个方向，又向山谷腹地奔去。

山谷口说窄也有一、二丈开阔，如果母兔强行一冲是有可能突

围的。

    尾随母兔而来的母狐留在谷口把守，公狐接替母狐担当起

追逐的任务。交替追逐就是狐的计谋，它们以逸待劳等待着猎

物力竭就捕。

    果然，经过儿次接力追逐，母免的速度已减慢下来，再难

于把狐抛远，只好更多地使用突然拐弯的绝招来森得一点喘气

的时间。它的运气不好，在又一次急转弯时踩在一丛长在斜坡

上的三棱草上。三棱草滑如冰棱，母兔一滑足，失去重心，

“乒”一声摔倒在地，连打了两个滚翻，正好到了公狐的尖嘴前。

公狐一张嘴咬住了野免肋部。

  2



    这一次是公狐的运气不好。它咬住的这个部位恰巧是兔子

最可以受击的部位。免子在肋部被咬时会把一层皮丢给对手，

“金蝉脱壳”而去。奇怪的是它一点儿血也不会流，掉皮的地方

过些日子就会长出新皮毛来。这是兔子的又一祖传绝招。在无

数代的进化过程中，各种动物为了生存，各显神通，发展出各

种各样奇特的能力。

    在咬住兔子之后，公狐受到了兔子猛烈的一蹬。随着兔肋

的被揭下，公狐摔倒了，在不由自主的翻滚之中，被猎人埋在

那儿的一个铁夹子夹住了前爪。它惨烈地叫了一声就昏了过去。

    母狐闻声赶来，没来得及弄清情况，就嗅到了从谷口那儿

传来的人和火药的可怕气味。雪亮的电简光像刀一样割着母狐

的心。

    即使在这样的时刻，母狐还是保持了镇定，一闪身藏进山

崖的一道石缝中，观察猎人的举动。

    走来的是一个漂悍的蓬头发青年。想逮野兔而逮住了值钱

的红狐，使他高兴得欢呼起来。他把公狐装进一只蛇皮袋，又

检查了谷里另外几只野兔夹子，兴冲冲走上了归途。

    当猎人走过那道崖缝时，藏在里头的母狐全身在索索发抖。

恐惧和仇恨像火一样烤灼着它。

    当猎人走到谷口那儿时，母狐才恢复了镇定。它从崖缝中

跳出，开始对猎人的跟踪。它知道公狐还没有死去，它要想办

法把丈夫救出来!

    不少人以为狐与狐之间一定尔虞我诈争斗不休，其实它们

相处一般都很和睦。别说配偶之间了，就是对别个家属的成员，

它们之间也极少产生摩擦。有时，狐还到邻家作客呢。在一个

狐洞里过冬的并不总是一个家庭。别的家族的小狐因变故无家

可归来到狐洞时，这个家族也会允许它留下过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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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踪是狐的拿手好戏。可母狐的这一次跟踪却千辛万苦。蓬

头发青年走上山间简易公路之后就骑上了自行车。母狐必须尽

力奔跑才勉强跟上。

    青年在山村的一幢房子前下了自行车，在院子里支好自行

车，然后扛起枪和蛇皮袋进了屋子。在这个过程中，院子里响

起一阵狗吠。‘对于房子、对于狗，狐有着与生俱来的恐惧。母

狐躲在灌木丛中浑身打抖，怎么也鼓不起靠近房子的勇气。

    狗吠使公狐从昏迷中惊然醒来。这时它已被从蛇皮袋中倒

出来，躺在地上，前爪上还夹着那个该死的铁夹子。凭气味，公

狐知道人就在它身旁，所以连眼睛也没有睁一睁。这样的处境，

它只有装死才有可能得到逃脱的机会。只要人把铁夹子取掉，它

就有了一线生机。公狐双目紧闭，颈项聋拉，四肢绵软，鼻息

如游丝一样难于觉察。佯死是它们种族的惯用花招，没有经验

的猎手常常上当。

    果然，公狐的这一招挺灵。蓬头青年确定红狐已死，便动

手摆弄铁夹子，想从狐爪上取下来。

    就在这关键时刻，一种陌生的、刺激性很强的气味麦芒一

样刺激着公狐的鼻腔、咽喉和气管。屋里的烧酒和劣质香烟的

气味对狐的灵敏的嗅觉器官来说是非常非常的强烈了。公狐一

连打了两个喷嚏，这真是要命的事。

    装死的伎俩被识破了。蓬发青年警惕地将它一把按住，没

让它逃掉。蓬发青年一时找不到适当的囚笼，就把公狐放进一

只铁皮桶里，又在桶口盖上一只筛砂子用的铁丝筛子。当然，他

取下了铁夹子，他相信一只活的狐要比一只死狐值钱。做完这

些，他关上房门走了。他要去找一个更加保险的笼子，以便把

公狐弄出山去卖个好价钱。

    公狐在铁皮桶里左冲右突，上窜下跳，可一切尝试全归失



败。在这个绝境里，‘仑只能趴伏着舔它受伤的前爪。

    黑夜在流逝，可怕的白昼就会来到。

    院子里那条白狗原来是被拴着的1母狐在确定了这一点之

后，方鼓起了营救的勇气。为了避开白狗，它绕到了屋子的后

头。透过一扇关闭着的玻璃窗，它看清了屋子里的情况。囚禁

公狐的屋子里空空荡荡的，那个铁皮桶就放在靠近后窗的地方。

屋子里没有人，而且气窗是虚掩着的!这也许是营救公狐的最

后的时机了。再也不能迟疑】

    母狐爬上气窗，一纵身跳到盖着铁皮桶的铁丝筛子上。

    这个筛子的直径比桶口大得多，母狐落脚的地方又是在筛

子的沿上，所以当母狐跳到筛子上时，筛子在铁皮桶上翘起了

一下。这个偶然的一翘提醒了这一对聪明的动物。母狐隔着铁

筛子激动地和公狐对嗅了一下，就紧张地行动起来。它在筛子

的边沿上不停地跳蹬，想再制造出筛子和桶口之间的缝隙。但

是，任凭怎样使劲，筛子就是不动弹。

    不远的地方突然响起一声僚亮的鸡啼。这报晓的鸡啼使这

一对狐胆战心惊。啊呀，夭快要亮了!

    随着鸡啼，白狗在院子里 “汪汪汪”叫起来，接着传来人

斥责狗的说话声。

    发自内心的惶恐，使母狐一纵身回到打开着的气窗上。

    人并没有进屋来，房门还紧紧关着。母狐又从气窗跳到筛

子上。筛子翘起了一下。这一来母狐弄明白了— 它得从高的

地方跳下来，筛子才会动弹。母狐试了一次，又试了一次，筛

子一次次翘起来。可是公狐却不敢在缝隙出现时跃起，因为缝

隙太窄了。

    怎么加大这一闪而没的缝隙呢?对狐来说是个难题。还是

偶然提醒了它们。母狐从气窗跃到屋梁上，然后从那里向筛子



冲击。缝隙果然大了许多，公狐完全可以从中跃出了。可惜，这

一次公狐没有抓住机会。这得有非常的默契才能成功。公狐激

动地低唤了一声，曲腿睁目。等待着母狐的再一次配合。

    就在这时，房门轰隆一声被推开了!母狐本能地闪避到铁

皮桶的后头。进来的正是蓬发青年。门没有关1

    也就在这时，母狐的脑子里突然跳出了一个非凡的念头。它

从地上往上一跳，撞了一下筛子，然后装出前爪受了伤的样子，

翻滚着，跌跌撞撞地冲出门去，在白狗的狂吠声里跳上围墙，消

失在邻家的屋顶上。

    蓬发青年以为是桶内的公狐出逃了，懊恼得要命。他骂骂

咧咧地返身进屋向铁皮桶走去，想弄明白受伤的狐是怎样咬破

铁筛子的。他上了母狐的当了。当他掀起铁筛子时，看见桶内

一团红色，急忙又盖下去。来不及了，公狐 “噢”一声已跳出

桶来夺门而去。它受伤的是前爪，对跳跃并没有多大影响。

    蓬发青年目瞪口呆，一时弄不清是怎么一回事。

    两只红狐终于死里逃生了。

                                              (金曾录)



断 足 鼠

    这是中国清朝嘉庆年间 (公元1811年)的一个故事。

    当时西蜀有一个颇有名气的大油商，他家世世代代收油卖

油，开着一家大油行，每年要做万担上下的大买卖。每逢收籽

打油季节，他总要大量收购菜油，装进大油瓮或者大油缸，然

后慢慢转运出去卖个好价钱。为了能贮存大量的油，他家就建

造了一间庞大的仓库。

    这年年成不错，油行老板收足了油，将油贮在仓库里。屋

内密密麻麻排着油缸油瓮，一眼看去，甚是壮观。早些日子，他

发现屋里常常短油，心里十分窝火，心想这总是哪个手脚不干

净的伙计干的，他总想亲手抓住这偷油贼，惩罚他一下，这才

能杀一傲百。于是，他就在仓库角落偷偷安了一张床。这床搭

在几只大缸背后，十分隐蔽。他一连守了儿夜，虽说十分警惕，

却总是抓不到小偷。这天一早起来，他觉得鼻塞头重，两条腿

软绵绵的，他就只好躺在床上休息。

    他刚迷迷糊糊合上眼去，突然，不远处传来寒患卑牢的声

音。他想:原来这贼大白天也来偷油!捉贼捉赃，我得沉住气，

先让他偷了，跟他来个人赃俱获。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猛地，油瓮上的木盖 “恍嘟”一声响，油行老板探出头打

油缸旁望去，嗬，原来是一只老鼠。他心里有些失望。他好奇

地打量着。只见这只老鼠在木盖上东嗅嗅，西闻闻.四周团团

转了一圈，“璞”的一声跳「瓮来。油行老板嘘出一口气，便又

躺倒，合_上眼睛。

    但是，他才蒙蒙陇陇要入睡，又听见 “喊喊喳喳”的声音。

他再挺起身来一看，大大小小七八只老鼠，都爬上了这只瓮。原

来这油瓮的木盖上有一个小窟窿，刚才那只老鼠已侦察出来。现

在，它们打算钻进洞里去偷油。

    洞小老鼠大，它们有什么办法?

    “噢噢噢，噢哩噢”，这些坏蛋，一齐在啃那个洞了。油行

老板还是不吭声，他倒要看看这些老鼠到底有多大的能耐。

    洞啃大了不少，几只老鼠往下探望了一阵，都团团转着没

有一只敢往下跳。

    油行老板这才记起来，心里暗暗好笑:哈，这只瓮没装满，

只有半瓮油看你们怎么办。

    但是，老鼠还是想出办法来了:一只大一点的老鼠衔住一

只小一点老鼠的尾巴，被衔的那只钻进洞去，慢慢儿，慢慢儿

地往下去。不过才一会儿，马上又被拉了回来。看来，瓮深油

浅，老鼠还是吃不到油，它们失望地转了几圈，又一齐跳下瓮，

回洞去了。

    油行老板心想:这下，它们该死心了吧。

    他又躺倒，呼呼入睡。蓦地，他又被一种异样的声音惊醒。

他揉眼一看，这下可好了，黑压压上百只老鼠一起拥来，正中

灰蒙蒙、毛茸茸、猫儿大小的，不知是件什么东西。只见众老

鼠将这东西抬到油瓮旁边。不一会，这东西便 “吱吱吱啧啧

啧”的叫了起来。众老鼠都静下来，像在恭聆它的教诲。好一



会，众鼠散开，来到刚才那只油瓮面前，一齐用前爪使劲扒地。

说来也怪，它们不是四周一齐扒，只集中力量扒一边。别看鼠

小力气小，因为集中了好多只老鼠，力量倒也不能低估。才不

一会儿，瓮边的泥地已扒出一个穴来。油瓮一边底脚空虚，竟

缓缓地侧了过来。

    油行老板这才恍然大悟.呀，它们是在扒地让油瓮倾倒出

来。这样，它们就可以偷到油了。

    瓮脚渐渐倾斜，终于 “哗”的一声，木盖滚了下来，眼看

一瓮油要倒下了，油行老板大叫一声，操起一根木棍一跃而起。

众老鼠不防有人，吓得一哄而散，只是事情来得突兀，来不及

扛走刚才抬来的那件东西。

    油行老板走近了仔细一看，嗯，原来是一只硕大无朋的老

鼠。它惊慌失措，蠕蠕而动，只是不知为什么，竟没逃走。油

行老板俯下身去再仔细看，却是一只没了四只脚的老鼠。

    这可是件怪事儿。油行老板扶正了油瓮，用一块砖头垫稳

妥了，然后去叫来了几个伙计，众伙计见到这件怪物，个个啧

啧称奇，都说没见过这种没脚没爪的老鼠。他们将它提起放在

天井里，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

    油行老板有位年已古稀的老祖母，当日正有病卧床，听见

外面议论纷纷，就问是怎么一回事。她媳妇就对她说了捉到一

只没脚大老鼠的事。

    老太太一听，说:“嗯。你扶我起来，我看看去!”

    她由人搀着，颤巍巍地走到天井里，俯下身来细细看了一

阵，说:“你们拨开它的毛看看，断了的脚还在吗?”

    一个伙计拨开它的长毛一看，果然，四只脚连同尾巴早不

知被什么人斩断了，只留下一截残根。大家都很惊奇，问老太

太怎么会知道这老鼠脚被斩断的?



    老太太说:“这是多年前的事了。那年，他爷爷还活着，有

一天，一只老鼠来偷油，被伙计捉住了。这个伙计恶作剧，就

拿刀将它的四条腿和尾巴都剁下来，将它丢在天井里。谁知，第

二天起来就没了老鼠的踪影。大家虽觉奇怪，却也没放在心上，

想不到是它的同伴救了它去，至今还活着。”

    看来是刚才众老鼠偷不到油，就去请来这只足智多谋的断

足鼠，为它们出谋划策了。

    油行老板到这时才明白，为什么它的仓库里时不时短油，就

因为有这么一只老奸巨滑的大老鼠在为众老鼠出主意，他就打

死了这只断足鼠。

                                                (张 彦)



蟒蛇伙伴

    卡林是一个才三岁大的孩子，家住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

的农村。自他出生之日起，一直有一个伙伴陪伴他，不论他到

什么地方玩去，这伙伴总紧紧跟随他，所以没人敢欺他，就连

动物也不敢去碰他。因为谁都怕他的保镖伙伴发火，那样，他

们可就倒霉了。

    原来，卡林的伙伴是一条长6. 5米、重60公斤的大蟒蛇，

名字叫西贝朗。这么一条唬人的大家伙，别说是人，就是一头

老虎，也不敢轻易近身去。可是它与小卡林却玩得很快乐。

    这西贝朗是哪里来的?事情是这样的:1982年7月那时小

卡林还没出世，他的爸爸上热带森林去砍树。加里曼丹地处赤

道附近，天气热得够呛。他才干了一会就汗流如注，口干得很。

他丢下斧子，到附近的巴里托河里去喝水，喝了一阵，又挑选

一棵树枝浓密的大树，在树荫下坐下休息。突然，他看见附近

另一裸树的背阴处，在一丛枯黄的长草中，有几个白晃晃的东

西。他一时好奇，站起来用枯枝翻拨，原来是三枚蛋，每枚都

有两个鹅蛋大小，放在手中一掂，嗯，足有250克一只。

    他想:这会是什么蛋?鳄鱼蛋?不会，鳄鱼蛋纵然有，总



是产在沙滩里的。是大鸟蛋?不会，鸟蛋很少产在草堆里的。那

么，它只能是蛇蛋了。但是，哪有这么大的蛇蛋?管它呢，拿

回去孵出来瞧瞧再说吧!

    于是，他就捡起这三枚蛋，装进衣兜，拿回来了。回到家

里，他找来了一堆沙堆在门口的广场角上，然后将这三只蛋塞

进沙堆中。海龟、鳄鱼什么的都是这样孵蛋的，在天气炎热的

赤道上，这种孵蛋方式实在又省钱又方便。

    一星期后，他已忘记了这件事。不料，这天他干活回家，妻

子惊喜地告诉他，蛋孵出来了，是蛇。他喜出望外，连忙去看。

嘿，真是蛇。但不是一般的蛇，而是蟒蛇。看，才孵出的小蛇

就体长60厘米。一般的蛇，长成大蛇也没有这三个小家伙的个

儿长呢。

    于是他就找来些牛奶、肉糜喂它们。它们蠕蠕而动，扭来

扭去的，胃口很是不错。可惜养不到一个月，其中的一条溜掉

了，大概是回它的老家大森林里去了;还有一条不知是由于贪

吃还是误吃了什么不该吃的东西，它痛苦异常，扭成一团，不

久，竟死了。这样，就只剩下最后的一条，给它取名西贝朗。

    卡林家地处农村，有的是空地，卡林的爸爸为西贝朗搭了

个棚子，分别划成卧室和餐厅，光浴室就有40平方米。西贝朗

不是天天三餐都进食的。一星期只要吃一餐就行了。但是，它

胃口很大，一顿起码得吃三只鸡。好在卡林家有的是鸡，这点

伙食还供应得起的。

    1986年，卡林出生了。这时，西贝朗已有四岁，也已长成

5米长、碗口般粗，它在卡林家充当守门员的职务，它常常横卧

在大门口，卡林家的人进进出出，它毫不理会，但如果有个陌

生人什么的进来，它就会昂起头，呼呼吐蛇信。这些个陌生人

即便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进门了。自从卡林一生下来，它便多



了一项任务:看守孩子。

    卡林的妈妈将卡林放在一只藤编的摇篮里，搁在门口，她

拍拍蟒蛇的身子，吩咐它:“西贝朗，听着，我还得干活去，你

替我看住小卡林!”

    西贝朗就乖乖儿将这只摇篮盘在中间，真的守着它。这样

一来，不但野兽和人不敢去碰孩子，就连蚊蝇小虫，闻到蟒蛇

的味比，也都退避三舍，远远的飞开了。

    这样一天又一天的过去，等到卡林长到10个月光景，有一

天，卡林的妈妈干活回来，看见卡林已经爬出摇篮，扑在西贝

朗身上。西贝朗用尾巴轻轻在拍打着他，两个玩得可热乎了。起

先，妈妈吓得什么似的，生怕西贝朗一个不小心会伤害卡林，后

来见西贝朗十分细心地护着他、让着他。日子一久，她也放心

让他们玩去了。

    卡林长到三岁时，他已长成一个十分健壮的孩子了，他不

但会走会跑，还会游水、干活。他每天的活儿是给西贝朗洗澡，

一天要在西贝朗的浴室里给他洗刷两次。卡林可是个顽皮的孩

子，他平日里不但要搂蛇、抱蛇，有时还会用嘴咬蛇。可是西

贝朗总是任他摆弄嬉耍，从来不发怒。在洗澡时，卡林常常将

西贝朗的头按入水中，按一两分钟、蟒蛇毫不在乎，由着他。

    有时，蟒蛇西贝朗也会故意装出发怒的样子，将卡林卷在

中间，张开血盆大口，像要吞食他的样子，只是卷得他轻轻儿

的，一点儿也不疼。卡林一点也不害怕，反而嘻嘻哈哈地笑个

不停，使旁观者无不目瞪口呆。

    卡林与大蟒交上了朋友，不但玩耍在一起，就是吃饭睡觉

也向西贝朗在一起，真是形影不离。这一消息传出去，引来了

不少记者，又写文章，又拍照片，还拍电视。闻讯赶来的法国

记者建议卡林的爸爸将西贝朗放回森林去。爸爸跟小卡林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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